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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3 月 11 日 18 时，新清华学堂的广场上，近

二十人排成一列，等待着属于自己的五分钟。这

是朗读亭进入清华的第一天，黄色灯光从复古样

式的亭子中透出，队伍中等待的人们借着灯光小

声念着准备好的文字，广场上一片宁静、温柔。

朗读亭活动由朗读类真人秀《朗

读者》节目组承办，这档由中央电视

台推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综艺节目，

在豆瓣上由一万余名观众打出了 8.7

分的高分。

《朗读者》和更早红起来的《中

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两档节目，

都被观众和媒体称作综艺节目中的

“清流”。这三档节目都以文化作为

立足点、以内容作为主体，不依赖明

星效应，也不以搞笑作为卖点。

事实上，不论是已经播出了十五

年的《百家讲坛》，还是互联网平台

上的《晓说》《圆桌派》《一千零一夜》，

都具有这些特点，也都拥有一批忠实

的观众。然而，《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全部 10

期累计收看 11.63 亿人次，对以文化为核心的节目

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数目。连续三档在主流电视

平台黄金时间播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无疑吸引

到了更多新观众，也引爆了关于“清流综艺”的

“清流综艺”

罗熙临    魏钧宇    刘若伦    周敏

清华园里的朗读亭

流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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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热潮。

内 容 与 情 感、“ 干 货”

与故事、表现方式与传播效应

……“清流综艺”在 2017 年第

一次流到大众的眼前，但这样

的形式应该走向何方，是所有

人共同考虑的话题。

 

 每个人都是朗读者
朗读亭来到清华，源于校

研会副主席徐冉在浙江大学的

见闻。当时朗读者节目组正好

在浙大设置了朗读亭，徐冉便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回到清华后，他将这

个想法与研会文化部说明，又经历了一系列协商，

朗读亭进清华一事才真正确定下来。

除了朗读亭内的朗读，校研会文化部还组

织了“时光慢递”、图书捐赠的配套活动，并且

为每一位朗读者颁发证书。校研会文化部部长潘

文彪介绍道：“‘时光慢递’活动是让同学们在

结束朗读后在明信片上写下未来一个月的读书计

划，这张明信片将在一个月后寄还给同学们，目

的在于鼓励同学们多读书。捐书活动则重在分享，

将读书的心得分享给更多的同学。”

“本来我们想在校内不同地方设立多个朗读

亭，这样更能体现出清华的特色。”校研会文化

部部长王建宇学长说，“后来发现人员实在协调

不过来，其他场地也都没有新清华学堂那么宽敞，

容易堵塞交通，于是就只设了一个。”

即使只有一个朗读亭，现场依然对工作人员

的数量有着较大要求。“周一到周五大家也都要

上课，我们只能尽量协调，每个人至少在空闲时

间排两班岗，在现场看场子。”

短短一周的时间似乎无法满足同学们朗读的

需求。王建宇说，现场来排队的人数已经超出了

他们原本的预期：“每天 125~150 个人，每个人

5 分钟左右的阅读时间，现场的朗读几乎就没有

断过。”由于预先考虑到可能会出现排队时间太

长的问题，为了避免无效排队情况的发生，王建

宇等人预先想好了应对方案。“我们安排了两个

朗读时间段。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是现场排队时

间，来了就可以按顺序进亭子读；下午四点到八

点是预约时段，是需要前一天晚上六点钟进行预

约的。”

除了人数超出预期，前来排队的也有许多令

人印象深刻的朗读者。“我们请来了一些嘉宾，

有个人也有团队，比如好读书协会、苏世民书院

等等。”王建宇笑着说，“清华附小有一个班的

同学甚至上午放了假集体来这里排队朗读。”在

朗读亭前，可以看到带着小孩的母亲，看到成群

结队的小学生，看到下课匆匆赶来排队的大学生，

也可以看到专程回校朗读的老校友。

《朗读者》节目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朗读亭在书店、图书馆设置时，参与

人员的构成更加丰富，而在学校里则主要是教职

工和学生参与，但相较之下，“学校里的人文底

蕴明显更浓厚，校内读书氛围很好”。

除了参与者身份相对集中，清华的朗读者们

在选择文本时也有自己的偏好。“读得最多的是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潘文彪说，“出现比

较多的还有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背影》，

潘际銮院士在《朗读者》节目上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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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我们也准备了很多

和清华相关的很值得读的文本，比如梁启超先生

的《少年中国说》，格非老师的‘江南三部曲’，

这些材料都在活动点的书架上，方便同学们选

择。”

亭内短短五分钟的朗读时间，充满了庄严而

又诗意的仪式感。“《朗读者》这样的综艺节目

是非常走心的：选材用心，听众有感，又是难得

的原创节目，对各年龄层次、各个阶层的人也都

有着吸引力。”王建宇说，“它关注故事而不太

看中技巧。如果过于重视技巧，就等于抬高了这

个节目的门槛。”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低门槛”是朗

读亭最大的优势，也是《朗读者》和其他几档节

目最大的区别：“朗读亭是《朗读者》的线下活动，

主要目的是收集材料和地面推广，社会上无论什

么人都可以参与，受众面广，参与度高。人们通

过参与节目，达到一种情感的抒发。而其他节目，

如《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等，参者主要

是精英人物、知名人物。《朗读者》与朗读亭则

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的距离，和观众走得更近。但

是节目组在制作中，还是以《朗读者》为大，朗

读亭为小。”

王建宇认为，单就《朗读者》这一个节目来

看，它的作用在于让更多人意识到在当代社会，

朗读与阅读依然具有魅力和意义；载体是什么其

实不重要，活动的重点在于对于文字和内容的感

受，以及个体和文字间的联系。而潘文彪则说 :“朗

读亭只是一个形式，我们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是

希望在校园里营造读书的氛围，号召同学们找寻

书本的魅力。朗读亭结束之后，跟读书相关的活

动我们还会继续组织下去。”

“亭子门关上后，很安静。在摄像机面前，

只有你和文字，和你想要将文字传递给的人。这

是一种很纯粹、很回归的东西。”王建宇笑着说，

“也许是仪式感吧。很多人之前其实并没有很想

朗读，但在亭子里的时候，在那种氛围之中，就

会很主动的去读。”

讲一个故事和背一首诗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魏钧宇参加了《中国诗

词大会》第二季的选手甄选，在答对了初选中所

有的题目后，他进入了面试环节。面试中节目导

演组询问了他的大学、专业等问题，而在面试结

束后，他落选了。

“我觉得我落选的原因就是没有故事吧。”

魏钧宇这样评价道。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第一期首先登场的

四位选手分别是，一位小学生、一位少数民族同

胞、一位残疾人和一位小学语文老师。

“确实价值取向比较强。”这是魏钧宇的评

价，也是很多观众的观感。但在比赛正式开始之

后，上台的选手就不再有很多故事要讲。节目结

束后被讨论最多的十六岁少女武亦姝，更是一张

白纸，在节目中强调的一直是自己对诗词的喜爱。

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故事的比重到底应该占多

少？故事性是否应该成为选拔的标准？每个节目

组都有自己的答案。

董世达是北京大学化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他在校园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北社的社长。北社是

北京大学进行古体诗文辞章研究及创作的学生社

团，在 2015 年北社的三位同学代表北京大学参

加了河北卫视推出的文化类节目《中华好诗词》。

“初试的题还是比较难的。”董世达说，“通

过初试的有四个人，最后从四个里面选三个，就不

仅仅是诗词水平的问题，还有导演组觉得你适不适

合上节目的问题，水平和节目效果都是选拔的标

准。等确定是我们三个参加节目之后，也会千方百

计地从我们嘴里‘套戏’，但是不强求。像我们一

个同学，他的前女友在复旦，也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编导特别激动，就想给他安一个风流才子的标签，

让他说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追回前女友，他坚决不同

意，这个策划就否决了。结果没想到那个女生心直

口快，自己说了，他就特别尴尬，据说他女朋友

看了还不高兴了。不过整体来说都没讲什么故事，

其实如果我是观众我也不喜欢看讲故事，但考虑到

受众还是应该有点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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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类节目中题目的难度也是需要平衡的问

题。董世达自己的经验是，节目使用的诗句都很

简单，“但是背错一个字你就下了，要保证一个

字都不错也是不容易的”。

“而且在台上你还会紧张，会的也答不出来。

还有抢答，有一次十几道题出来我一道都没抢上，

这就不是水平的问题了。”董世达补充道，“我

们还都怕考一些奇奇怪怪的典故。决赛的时候就

考了李白的一首诗里出现的一个装束，问题是这

个装束代表的是哪位神仙，现场谁也答不出来，

最后答案是上元夫人，全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对于《中国诗词大会》的题目，董世达的评

价很直接：“太简单了！”

作为一个参与者，董世达认为对于节目来说，

题目太难，比如找一些清诗，肯定是不合理的，

但是太简单也不好，平易近人和哗众取宠之间总

有一个度的把握。对于题目来说，“最重要的还

是准确，导师也不能胡说八道。”

从节目形式来说，背诵、典故、飞花令都是

常见的比赛形式，董世达说：“以背为主没有什

么问题，因为古人学习也是从背开始。”魏钧宇

则说：“其实飞花令这个形式从古到今一直都有，

只是第一次被公众广泛关注，大家发现居然还可

以这么玩儿，一下就火了。”

“清流综艺”火爆，但《中

华好诗词》并没有掀起什么

水花，豆瓣上甚至因为“评

价人数不足”而不显示这档

节目的评分。“参加节目之后，

身边的同学都很激动，把我

做成表情包发来发去。但对

于不认识我的人来说，也没

什么关系，对我也没什么影

响。”董世达说，“《中国

诗词大会》收视率高特别火，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火，

可能好时段、央视吧。”

对于所谓“诗词热”，

董世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 :“如果大家感受不到

直接的好处，就不可能真正的热。”但他也说：“能

吸引一点关注总是好的，这几年社团人数变多了

很多，也有人在写诗。我们能做的就是力求准确。”

参加一次综艺节目的录制，董世达“找到了

几个好朋友”。节目录制期间选手的寝室都比较

近，不同学校的学生住在一起，决赛前的最后一

个晚上大家互相串门，“都玩儿嗨了”。因为节

目录制过程中要上交手机，几个人坐在一起也没

什么好玩儿的，董世达说：“有的时候录制一下午，

我们三个看起来正襟危坐，实际上在底下飞花令

飞了一个下午。”

《中华好诗词》没有像《中国诗词大会》一

样火，董世达也就没有像诗词大会的选手那样引

发关注。“去年九月社团招新居然有两个人认出

了我，但是仅此而已。”

   3 月 17 日晚，朗读亭结束了在清华的一周。

这一周里，共有 1348 名朗读者走入这个亭子，

花费五分钟的时间读一段自己选择的文字。

《朗读者》节目还在继续，文化类综艺节目

的探索也在继续。这条“清流”从何处来，又将

流向何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转载自《清新时报》）

中国诗词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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